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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寿光市大家洼是我的家乡。

历史上有“北海圣城、东秦壮县”之美誉，今天，她

又荣居全国百强市的前列。圆园园缘年源月苑日，中共中央总
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寿光视察，并

把寿光市确定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联系点。

长篇传记文学《赤胆忠魂》的出版，是一件大喜大贺

的好事。因为它非同一般性的传记文学之类，是一部进行

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地处海滨的寿光人民朴实尚义，强悍刚直，自古就有

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。

朱剑秋同志出生于大家洼镇石桥村，因不堪地主阶级

压迫，心怀阶级血仇、民族义恨，在员怨猿园年毅然投身于无
产阶级的革命事业。置身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，他无私无

畏、大义凛然、英勇不屈、勇往直前。他忠于党忠于人民，

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，充分体现了

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。昌潍大地上印记着他顽强斗争

的飒爽英姿，胶东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；八年

抗战中，他是寿光第九区公所第一任区长，在艰苦卓绝的

抗日战争中，为寿光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，他

的光辉业迹使家乡人民为之骄傲，是子孙后代的楷模。朱

前辈的一生，艰苦朴素充满传奇，廉洁奉公严于律己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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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受当地群众爱戴的抗战干部。他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

事业血洒战场、身丧异乡，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

篇，这肝胆照人的英雄形象，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。

谨以上文数语略记之，表达对革命者的敬重之情和缅

怀之意！

是为序。

（序者系原中共中央委员、海军政委、上将军衔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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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摇金秋降生

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中东部有个山东省，山东省的东北部有

个寿光县，寿光县的东北部有个石桥村。

明万历（员缘苑圆—员远圆园）年间，朱、李两姓一块儿迁移至
此，始立于村。遂取名曰：朱家庄。公元员怨源苑年国民党反动
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惨无人道、血雨腥风的 “石桥惨

案”，致使县区干部多人遇难。因村公所处的公章被抢，我党

恐敌人利用公章进行破坏活动，经过区、村党员会议决

定———根据村东、西两座青石建造的桥改名为石桥村。村名

自此沿用至今。

缓缓流动的弥河水，浇灌出了神奇的陶罐和古老的文字。

清冽甘醇的弥河水哺育了寿光百万众生，也哺育了人类历史中

的许多赫赫精英。大河奔流千古，英雄风流千古。弥河———这

条寿光人民的“母亲河”，它既象征着古老的文明，也包含着

震天的灾难，它把文明和灾难都深深刻写在寿光大地上。

员怨园园年远月，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，八国侵略军约
圆园园园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
争实行了疯狂镇压。同年，袁世凯也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战

士，以极力讨好帝国主义。

员怨园员年（清光绪圆苑年）秋天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。
这一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英、法、美、俄、德、日、

意、奥等国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此项条约的签

订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，严重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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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中国的主权；自此以后，腐朽的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

治中国的工具。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

深渊。

当然，远在中国山东省寿光县朱家庄的老百姓们，对以上

这样的重大事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或者干脆说几乎一无所

知。义和团英勇抵御外侮、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、慈禧太后携

帝仓皇出逃⋯⋯如此之多的政治信息离他们太遥远、太遥远。

甚至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潜意识里也认为：小民如草，自然生

长，践踏死亡。至于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变法之类，距离他们

确实渺茫得很，仿佛可以不管。

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朱家庄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。

员怨园员年怨月苑日（光绪圆苑年农历苑月圆缘日），不善言谈、老
实厚道的朱可荣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。

天空没有祥云的笼罩，大地没有紫光的萦绕。拂晓时鸡叫

三遍后，朱家庄中街段一桩茅草房间里的土墼炕上，传出一个

少妇的阵阵呻吟声。从这声音中判析，少妇早就被腹痛折腾醒

了，但她却尽力克制，没有哼出声来。她的丈夫是在打鼾的梦

乡中被惊醒的，他从炕的那一头欠起身来轻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妻子孙氏呻吟了一声说：“大概是要生了。”

这位身材棒实、虎背熊腰的丈夫听了妻子这样说，只得一

翻身从炕面上爬起来，轻轻颤着牙穿上单裤长袍，然后从苇席

枕头下摸出洋火，哧的一声擦燃了，点亮土台条几上的一盏桐

油灯。

现在让我们借着这束黄白色的桐油灯光来仔细端详一下这

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：他这年只有三十五六岁，由于天天干活、

终年劳累，额头上已经爬上了隐隐的丝丝皱纹。长年累月的重

体力劳动，骨骼磨练得硬壮、肌肉结实；略长的脸孔呈现出一

副健康的黑红色，淡软相间的八字胡须大约刚刚蓄起；当他转

过身去走向妻子的炕头时，灯光映照下的是当时全中国男人脑

后都拖着的一根粗长的发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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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就是朱可荣，本书主人公———朱剑秋烈士的父亲。

朱可荣走到妻子的身旁，举起右手撩起蚊帐的一边挂在头

顶的帐钩上，俯身问她是不是起来坐一会儿，随手将妻子的衣

服拿在手里。可以清晰地看见，拿掉衣服后的被子，其被里是

一层土白布，在被面处是一块绣着几朵大红花的纺绸。

妻子顾不上搭理他，仍在不停呻吟，这时朱可荣俯着身子

有些不知所措。尽管妻子的面庞是在微弱灯光照射不到的暗影

里，但他知道，小他员圆岁的妻子显得那么年轻，是个圆猿岁红
颜俊俏的少妇。她那娇美的面庞是那样端正红润。这副艳丽的

面容对他是那样熟悉，那是他们结婚两年来他天天看到的面

庞呀！

顺便交待一下，此时躺在炕上的这位临产妇女是朱可荣的

第二个妻子。员远年前（员愿愿缘年）的冬天，前妻孙氏生下二儿
子朱滨不久便得了严重哮喘，最后被可怕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

生命。

他捏起被子的一角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揉搓着，想掀开

又没有掀开，他害怕看到妻子的满脸泪水。正在他急得心躁浴

火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妻子强忍腹部的剧痛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

话：“孩子他爹，快去请个接生的吧！”

朱可荣素来精明能干，反应亦相当灵敏迅速。然而此时此

刻的他却急得一塌糊涂。经妻子这么一提醒，他才急速转身奔

出屋门，闪身之间把灯光带得忽明忽灭。他熟练地拉开门闩，

敞开杏木质料做的大门，耳边听到的是习以为常的门轴嘶哑的

声音，抬头看到的是东方天边启明星的笑靥，仿佛在向他道喜

祝贺一般。他缓了一口气，双手麻利地对插进长袍袖筒跑到东

边小胡同的邻居家去喊门。不巧这家的男人听到叫门声后回答

说：“孩儿的娘，前天回了娘家没回来。”朱可荣没顾得上询

问今天是否能赶回来，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稍远的一户叫李

四婆子的家。

朱可荣领着这位李四婆子一路风风火火跨进家门。在拿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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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生婆的一番指点和忙碌下，哇的一声啼哭，脐带一剪，一个

普通的生命便简洁利索而又理直气壮地来到了人间。

早起的人们正好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稚嫩的啼哭，伴随

着这个婴儿啼哭的，是漫长黑夜中孕育出的金色黎明，这正是

一天中白昼的开始。

这原本是极为平常的一天，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的婴儿接连

从母腹中脱胎而出。但这看似平常的一天却因中国山东省寿光

县朱家庄这个男婴的降生而陡然变得不平常起来，历史（尤

其是圆园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）将永远记住这个男婴诞生的
日子：公元员怨园员年怨月苑日。
在他诞生的全部过程中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是个叱咤

一方风云的龙虎之辈，也没有任何人想到他会在以后的岁月里

成长为一个钢筋铁骨、担负巨任、大敌当前指挥若定、卓尔不

凡的英雄人物。

朱家庄的人们在谈论这个孩子的时候所密切关注的：第

一，老朱家又生了个牧童，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。第

二，朱家庄又增加一个犁田耙地的好把式。

仅仅如此而已。

这就是庄户人的朴实眼光，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善良

愿望。

接生婆忙活了一些时候，朱可荣添不上太多手，便跑去院

子里的灶堂，抱回一捆秫秸秆儿，在明间墙角处用几块厚厚的

青砖架成了一个简易的火塘，取来洋火夹上一缕干草点上了。

他右手持烟斗，左手慢慢拨亮火塘。屋子里渐渐充满了

暖气。

不多时，朱可荣从接生婆怀里激动小心地接过婴儿，用无

限爱惜的目光审视这个粉嘟嘟的小宝宝。婴儿用小棉被裹着，

瞅着他粉红色面部，朱可荣满心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
朱可荣心生慈爱地看着怀中的婴儿，欲亲又止，似曾相

识，这虽然不再是他初次做父亲时的那份喜悦了，但仍深感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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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沉重分量，更加明确了自己应肩负的重大责任。那就是，

一定要想尽办法养活这个孩子，为了传承香火的兴旺，为了继

承家业的辉煌。

吃过早饭，朱可荣就迫不及待地去岳父家汇报喜讯。岳父

家在北道口村，距离朱家村大约有五六里路程。中途要经过几

个岔道，绕过两个大水湾。这条路他也记不清走过多少次了，

所不同寻常的是，他这次走得飞快。

他一脚踏进岳父家门，顾不得喘口气就高叫：“大妮生

了，又是一个男伢！”

大妮即孙大妮，朱可荣的妻子。

岳父孙温团正坐在堂屋的蒲毯上闭目抽烟，当他听了女婿

的报告后，欣喜若狂地睁开了疲倦慵懒的眼睛，从嘴里一下子

拔出烟嘴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！好！好啊！”

此时的岳母恰在厨房里忙活着，不知是哪位稀客到来，还

没来得及擦上一把手，就颤巍巍地踮着两只小脚挪到堂屋。听

女婿重复完一遍之后，她喜笑颜开、乐不拢嘴道：“恭喜女婿

了！”她嘱咐老伴陪女婿聊天，自己则返回厨房去忙着张罗今

天的午饭。

碰巧岳父家昨天刚杀掉一只羊，是羊圈中最大的一只，掐

头去尾，称称掂掂，净重一百斤，鲜嫩的羊肉分别装在两个干

净的竹制箩筐里。岳母挑拣出一块大的，切下三斤许，再切成

小块薄片，先在大铁锅里上下翻炒后，加水添柴开始炖了。她

让八岁的大孙子孙德胜帮着在灶门口朝里填柴火，自己来到屋

后菜园里拔了几根大葱。

小孩子孙德胜干活挺卖力，很讨人喜欢，他喜欢玩火，干

柴插进一把，没等里面燃完，又插进一个去。祖母回来叫他去

告诉祖父摆桌子。

孙温团正同女婿热烈地交谈着，听到小孙子咬文嚼字的顽

皮“指示”后，欣然一笑，便把饭桌拉到屋地中间。由于地

面凹凸不平，桌腿放不稳，他走到天井里去找来一块不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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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、不厚不薄的木片垫上。

这边厨房里肉汤滚开了，满屋子里酝酿着膻美的羊肉香

气，岳母抓一把大葱细末撒进锅里后，香味就更加诱人了。

朱可荣的鼻子也尖，闻到这股香味后，立即把消息传达到

肚子，经过肠胃一阵议论，嘴唇边泛起了一阵潮湿。早饭本就

没吃饱，再说走了这几里路，肚子里的“现成货”早就荡然

无存了。

待岳父岳母一作谦让，他不再客气，一屁股坐了上座。心

想：此时我不吃，更待何时啊？他这回真是两头忙———一边是

岳父陪他喝酒，一边是岳母催他多吃些肉。

一家人吃的正欢气，岳母突然话锋一转说：“你们看，我

光顾自喜自乐了，有件事我要问你，打算给三伢子取个什么样

的名字？”

朱可荣酒兴正浓、满面红光，略一沉思说：“老祖宗们已

经订下了族谱，我看还是与他大哥、二哥一样取法，单名一

字，既不粗枝大叶，又不拖泥带水，便于好听记忆。”

“想好了没有？我看要取个硬实些的好名字，将来命硬好

养活。”岳母坐在一旁插话说。

岳父接口说：“按理说这伢儿是老三了，我看就叫他虎子

三好了。”

朱可荣吧嗒了两下嘴唇，呷了一口烫烧酒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我感觉虎子三不大顺口，干脆就叫虎三算了，叫起来多方

便呀！”

岳母又开腔了：“虎三这个乳名叫得好，还得给他取个大

名才是啊！”

“那就叫做朱鄂吧！再取个号叫代贵———三张嘴多吃，三

只耳多听，总不会吃亏的。”可荣不再犹豫，一锤定音。

谈笑风生间，一顿酒足饭饱后，孙温团慢悠悠地坐回火塘

边，从腰际间取出烟杆，再从烟袋里捏出一小撮烟丝，装进了

烟锅。他将烟锅伸进火塘，两腮一瘪一起咂了两口，烟雾就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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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里溢腾出来了。

朱可荣站起身拍拍双膝，他心中惦记着妻儿，说时间不早

了，要赶忙回去。岳父岳母遂不便留他，岳母从里屋提出一竹

篮鸡蛋，岳父从竹筐里拎起一块没腌的羊肉，从门后的墙角取

出根扁担让他挑上回家。

他大步流星地出了村口。

来时逆风，回去顺风，他一个人挑着担，加快了脚步。他

右手扶着担子，面向来路，左手解开长袍，敞亮胸怀，让身上

热量消散一些。朱可荣感到浑身发热，用手一摸两颊，烧得

烫手。

他心里明白，这都是酒的后劲作用。

朱可荣又走了一段，瞥瞥眼、咂咂嘴，看着担挑上的肉和

鸡蛋。发现篮子的中间竹篾上有一抹蛋青，他停下脚步，顺手

翻捡出那个破蛋。心想：这可能是走的急，颠簸着给碰破的。

只见他脖子一挺，脑袋朝天一扬脖，大半个鸡蛋连青带黄

就回肠胃司令部去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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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摇享受母爱

时间过了猿园天，就到了为小朱鄂过满月的日子了。
单说这天，远近亲戚和朱可荣多年的好友故交都前来贺

喜，从日上枝头到晚间挑灯，家里的酒席摆了十来桌，烧酒喝

完四十多坛，猪吃掉整整一头，鸡鸭鱼和白菜萝卜、茄子、扁

豆更是不计其数了。

朱可荣当然同他的那帮好友坐在一桌。这些人个个是好

汉，都是大肚豪饮，他们只要聚在了一起就免不了谈天说地、

畅论交流，喝酒过量也就不在话下，反正车载千斤有地担———

与己无关。人就是这样，正因为脾气相投，所以即使醉了亦无

伤大雅。

满怀喜乐之情的朱可荣稀里糊涂间被灌了不知多少碗，反

正是不少，后来也醉了。

当他第二天苏醒过来才晓得，亲戚朋友昨天就陆续回去

了，只有一个人留宿，那就是他的岳母。

昨天的客饭就是岳母一人张罗着做的，今天早上她又将剩

菜剩饭热后摆上了饭桌。

早饭用毕，岳母向朱可荣夫妻交待完代为接收的人情账

后，再三嘱托朱可荣好生照顾妻儿，说道家中琐事繁多，就径

自回去了。

翌日清晨，妻子大妮起来下厨，朱可荣一再阻拦，说一切

活计让他来忙活。大妮说：“我倒想安安静静地享受一番，可

我不记得你会做饭呀！倒是挺会吃。”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